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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成了众人眼中的学渣，这是
王莉没料到的。都说儿子遗传妈，但
王莉是个学霸，985 大学的硕士生。
即便基因遗传不那么精准，也不该走
得太远。

但儿子偏偏就偷工减料了，就少
了好学、勤奋的染色体。从小学到中
学，儿子一直与王莉对峙，学习成绩
始终保持全班“第一”，只是王莉在这
头，儿子在另一头。这种极端，仿佛
太极的阴阳，让王莉喟然长叹。

王莉常对同事说：说他笨吧，他三
岁就能背几十首唐诗，学前就识五百
来个汉字。但读书后，他突然就一泻
千里，啥都不会了。小时候沉迷在自

己设想的“恐龙战队里”，大了就偷偷
玩“死亡游戏”。

眼看就要中考了，王莉非常认真
地对儿子说：你读书不是为了我，是
为你自己，读书好了，你的人生就能
多一次选择，这是给自己机会。

儿子抬头看一眼王莉，说：看你认
真的份上，我也认真地对你说，我不需
要这种选择。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王莉顿时紧张起来，问：你想怎么
选？儿子从妈手里拿过手机，非常熟
练地在屏幕上划拉了几下，选出一段

“抖音”视屏，说：看看这段。
王莉接过看了一下。“抖音”录制

了一名地铁流浪汉，自称也是一名大
学生，上过班，但他厌倦了职场，便
选择四处流浪。按他的话，只要不
偷不抢，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平
等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虚
度”，恰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

王莉看了尚在发呆，儿子却理直
气壮地说：你不用担心我，我也可以
像他一样，做个自由的乞丐，浪漫而
刺激。

王莉顿时警觉起来，说：这完全是
哗众取宠的操作。对，“虚度”也许是
人性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如果每
个人都在“虚度”中生活，那这个民族
离灭种就不远了。儿子扭过头，鼻子
哼了一声说：我不管什么民族，我是个
小人物，我只为自己活着。

那一次谈话的结果，自然是不欢
而散。

之后的一天，王莉买来四盆“三
角梅”。儿子见了就说，我来帮你搬。

好。王莉应道。她抬眼看看儿
子蹿高的背影，想松口气，儿子干活
很勤快，以后做点体力活也能养活
自己。但她还是希望儿子有更好的
成长空间啊。

王莉问：养花喜欢吗，儿子？儿
子放下花盆说，喜欢。

王莉说：那这四盆花，我们各养
两盆。明年春季，看谁的花开得

好。好，儿子爽快答应了。他喜欢做
除了学习之外的任何事情。

然后，他们就各自打理自己的花了。
儿子查了电脑，知道三角梅喜欢

水和阳光，不耐寒，其他并没什么特
别。但第二年春季，王莉打理的两盆
三角梅，爆花了。而儿子养的三角
梅，却郁郁葱葱，长满了叶子，花却少
得可怜。

儿子奇怪了，就问，同在一个院里
养花，为什么我长叶子，你爆花？王
莉笑说：为什么？想知道答案吗？

当然想，儿子说：肥料我没少加，
光照也充足，又没干到它。但它就是
懒花。

王莉说：三角梅喜欢水和阳光。
但水分充足了，它就会“懒”在成长
期，形成懒花，在这个舒适区里，它拼
命长叶子，把自己茂盛得一塌糊涂。
逍遥够了，才稀稀拉拉开几朵花。在
舒适区虚度时光，不仅是人的本性，
也是三角梅的。但我给它控水，让它
干到叶子凋零，生存面临危机，它便
迅速进入生殖期，以大量开花的方式
来谋求再生。这时如果施肥得当，加
水适中，再加上阳光充足，便会爆
花。另外，还要给它修枝，除了木本
部分，其他统统剪掉。

儿子听得很仔细，问得也仔细：什
么是木本部分？就是主秆部分，已经
老了的那部分，就像你学习的主课，
其他的电脑游戏什么的统统要修剪掉
……

妈，儿子打断道：讲养花就围绕主
题，别旁敲侧击行吗？

王莉说：这两者的之间的道理是
一样的。爆花，美丽的是自己。儿
子，给自己一次美丽的机会吧，人这
一辈子不长，美丽更不多。

好吧，我想想。儿子道。
那一年的夏季，儿子特意用一条

微信告诉王莉：妈，我爆花了，我没想
到自己也能考上重点高中。王莉看了
嗓子突然一堵，眼泪顿时“暴”了。

九香自从去县里参加木
耳种植技术培训回来以后，
就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德
成叔，也就是九香她爹，问她
原因她不说，后来让九香妈
去问一同参加培训的兰娟，
这才知道，九香在培训班和
响水镇山泉村一个种植木耳
的小伙子“好上了”。

德成叔决定去邻镇探探
情况，对方要是个穷小子，就
得坚决干预。在山泉村，德成
叔打听到小伙子的家，发现这
家人住的还是土墙屋。他回
来直接跟九香摊牌，说无论如
何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九
香抿了抿嘴，不看父亲，也不
答话。

没过多久，乡里组织各
村木耳种植户到响水镇参观
学 习 。 恰 巧 头 天 九 香 脚 崴
了，脚踝肿得老大，站都站不
稳，又不想错过这次学习机
会，就让德成叔代她去参加，
并 用 手 机 帮 她 录 下 重 要 内
容。

那天德成叔他们一共要
参观四个村的种植户，其中就
有山泉村。在路上，响水镇党
委书记向大家介绍即将参观
的那家种植大户：“这户人家，
五年前还是我们镇的扶贫对
象，后来儿子大学毕业，在政
府的帮助下开始种木耳。小
伙子在大学里学的就是作物
栽培，加上踏实肯干、头脑灵
活，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家里的

状况，第一个在村里建起三层
小楼。喏，大家往右边看，那
就是他家的新楼。”

车上的人顺着书记指的
方向看去，果然有一幢漂亮
的小楼特别显眼，不由得“啧
啧”称赞。车子往前再翻过
一道山梁，书记又指着一栋
破旧的土墙屋说：“那是他家
老房子。”

德成叔大吃一惊，这不是
他那天拍照的土墙屋吗？怎
么……明白了！那天他赶小路
过来，离新楼比较远，一问路，
可能村民按老习惯就指了人
家的老房子。

德成叔正在心上心下，一
行人已到了小伙子的木耳基
地。只见那小伙子长得高高
大大的，帅气实足，德成叔是
越看越喜欢。他向大家介绍
木耳种植技术和分享销售经
验，德成叔却无论如何也听
不进去，满脑子想的是怎么
和小伙子套近乎。好不容易
逮 到 个 机 会 ，他 开 口 就 问 ：

“小伙子，谈女朋友没有？”
那小伙子先是一愣，随即

笑着回答：“前不久谈了一个，
可他爹好像不同意。”听小伙
子这一说，德成叔赶紧说道：

“小伙子，现在婚姻自由，你可
不能打退堂鼓！赶紧跟人家
姑娘联系吧，也许再坚持一
下，她爹就同意了。”

说完这话，德成叔一张
脸啊，红得像火。

什么意思？ □丘艳荣

这个冬天不太冷

送 暖
□胡炜

爆 花

她爹同意

灵和巧是两只白鹭。白鹭洁
白高雅,有着让人类羡慕的好身
材，汉江里的白鹭也不例外。灵
玉树临风，巧亭亭玉立。

每年三月，白鹭从南方飞到
汉江觅食，传宗接代，十一月又
飞回南方越冬。

这年冬天过了，巧随父母来
到汉江。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也
是巧的出生地。对这个美丽的地
方，巧并不陌生。当她再一次鸟
瞰这块即将要生活大半年的热
土，心情欢快而愉悦。

对于出生的地方，每一只白
鹭都比较留念。叶落归根，巧不
知道自己的生命会中止在南方还
是北方。

巧这次回来，还有个重要任
务，就是谈对象，鹭大当嫁。

鹭以群居，在这个20多只的
鹭群和邻近的鹭群里，也有很多
帅哥。这些巧都看不上，男人要

那么苗条的身材有什么用，她甚
至幻想找一只天鹅，有一个宽阔
的肩膀可以依靠。

冬天快到了，高傲的巧还是
孤家寡鹭，“剩鹭”一只。

这个时候的白鹭，都在大量
进食以积攒力量，准备长途跋涉
到南方。

这天，巧运气不错，看到水边
有几个较大的鱼虾，便开始美美地
享用起来。殊不知，这是猎人下的
有毒诱饵。巧一阵眩晕，两只秀腿
一软，倒在了水边。

巧的父母着急地不停“扑通扑
通”着翅膀，但又无能为力。半个
时辰过去了，巧依然没有醒来，她
的父母伤心地飞走了。

暮色降临，当巧醒来的时候，
灵就在身边，是他一口一口地含
着水，灌到巧的嘴里，救活了巧。

躺在地上的巧，深情地仰视着
这位并不太高大的男伴，却感到他
特别魁梧。她突然明白，这就是她

要找的“天鹅王子”。
从巧倒的地方到水边的沙

滩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鸟路。
为了救巧，灵不知道奔跑了多
少遍，尖尖的嘴每次只能含几
滴水，这是救命的水，他必须一
刻不停地送水。中途，灵累得
几次差点要放弃了，但只要还
有一口气，他就要奔跑奔跑再
奔跑。灵想，如果巧死了，他也
不想独活。

生死之交的爱情，往往是义
无反顾的。灵和巧相爱了，在广
博无垠的汉江河滩或依偎或窃
语，慕煞鹭群。

天气变凉了，已经有白鹭开
始南飞了。巧因为中毒，身体虚
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远行。汉
江是秋汛，江水还很大。没有干
涸的沼泽，就没有小鱼小虾吃，
巧的身体恢复得很慢。白鹭一群
一群地飞向南方，最后，连巧的
父母都飞走了。还没有一只白

鹭，能抗过汉江的冬天。
灵没有走，有巧，再远的路也

是近的；无巧，再近的路也是远
的。灵每天都盯着江水，希望水
快点退下去。这样，巧就可以吃
到丰盛的美食，身体就会快快地
恢复起来。

秋汛终于过了，水慢慢退了
下去，沼泽里的小鱼小虾露出头
来了。灵和巧欢快地吃了起来，
这是两只鹭的午餐，已经没有鹭
和他们争抢。灵和巧很惬意地享
受着盛宴，吃好吃饱，才有力气
远行。还没有比翼双飞出过远门
的他俩，对这次南飞充满了憧
憬。

吃得正欢时，灵明显感觉到
有一片东西从天空飘零而下，紧
接着又是一片，一片连着一片。
是雪花！灵叫了起来，他只是听
老鹭们说过，有种精灵叫雪花，
但每次都和白鹭们擦肩而过，雪
花来了他们走，雪花走了他们

来。所以，从古到今还没有一只
白鹭看过雪花。灵和巧太幸运
了，高兴得像两个孩子，在雪地
上翩翩起舞，舞姿之优美，像冬
奥会冰上芭蕾那么引人入胜。

江天一色，雪地鹭舞，此等奇
观，鲜为人见。一群冬泳爱好者
目睹此景，惊奇万分，纷纷拿起
手机拍了起来。灵和巧跳得很忘
我，根本没有感觉到被人类尽情
地摄入了镜头。

已经下雪了，灵和巧知道，他
俩不能再南飞了，路上更多不
测。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
用羽毛给对方取暖。

立春了，万物复苏。灵和巧
伸了伸冻僵的腿，感觉这个冬天
不太冷，他俩成了第一对在汉江
越冬的白鹭。鸟类研究学家闻讯
而至，研究了好几个月，终究也
没有弄明白，白鹭为什么会在汉
江越冬，他俩究竟是怎么存活下
来的。

□刘椿山

□梁刚

凌晨三点半，老范起身开门。他
刚打开门，阿旺就摇着尾巴迎了上
来。老伙计，老范边摸阿旺的头边这
样唤着阿旺。可不是老伙计吗？自从
儿子上了高中住宿后，老范就与这条
狗开始了一人一狗的生活。

穷人养娇儿！老范把阿旺当老友
一样诉说他心里的苦。再不能这样下
去了，老范心里想着。他看了看儿子
的房间，灯已经熄了，估计是刚睡下不
久，因为两点多他起夜的时候，儿子房
间的灯还亮着，电脑里的游戏音乐声
从房间传出来，吵得老范心塞塞。他
走到儿子房间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
敲了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他推
开门，拧开灯，儿子竟然也丝毫不受刺
眼光线的影响，睡得正酣。

老范轻轻叹了一口气，算了！刚
想退出儿子房间，阿旺却突然“汪汪”
叫了起来，老范想要制止它，却见阿旺
径直把儿子的被子拖下床，还扯着儿
子的一条衣袖。儿子吓了一跳，睁眼
看见是自家的狗，恼火地说，捣什么
鬼！这一下，仿佛是阿旺的举动坚定
了老范的想法，他清了清嗓子，说，起
来！儿子这才看到，一向宠溺他的老
爸神情严肃地站在床边。

起来做什么嘛？跟我去上班！
扫大街？对！
儿子看老范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样

子，倒有点慌了。大专毕业整整一年
了，他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也去人才
市场溜达过几次。待遇差的工作他看
不上，待遇好的工作看不上他，于是卷
起包袱回了家，每天就宅在家里，吃老
子的，用老子的。今天是老爷子第一
次发飙，连平时温顺的阿旺现在也有
点“狗视眈眈”。他虽然有点不情不
愿，还是穿了衣服起来了，自然不会忘
记把手机抓在手里。

三轮车驮着一把大扫帚，一把小
扫帚，一把铲子，一个垃圾斗，还有两
个人，一条狗，朝老范负责的保洁区行
进。儿子有些奇怪，阿旺怎么也跟着？

天天跟。你念书的费用有阿旺的

一份功劳！
啊？什么情况？
老范不说话，用力踩着三轮车。

寒风直往人的脖子里钻。老范伏低了
身子，儿子也紧了紧衣领，掏出兜里的
手机正准备玩，阿旺突然吠起来。儿
子刮了刮阿旺的嘴角，说，阿旺，你存
心和我过不去吗？把手机塞回兜里，
阿旺果然就安静了,再故意拿出手机，
阿旺又向他汪汪叫。

成精了还！儿子饶有兴趣地摸摸
阿旺的头。

凌晨四点的街道，并不如儿子想
象的那么冷清。沿街的早餐店已经开
门，早餐店有个穿围裙的中年妇女，冻
得红彤彤的手正伸进菜盆，在绿油油
的青菜间灵活地捻和揉，里间的厨房
热气蒸腾，干活的胖厨师有点像皮影
戏里动来动去的影子；从乡下赶来的
菜农们已经占据了街边的有利位置，
正在把青菜一束一束地摆开。卖小肉
丸的老婆婆也吃力地推着车子来出摊
了。前边还有一位外卖小哥在等红
灯。儿子不禁嘀咕了一句，他这是上
班还是下班？

老范说，凌晨两三点，写字楼里还
有白领在加班呢，外卖小哥就是在为
他们服务。他又接着说，凌晨四点，我
们就得到位，趁着车子不太多，赶紧打
扫街道，清理垃圾。

说话间，老范已经在花带旁停住
了车子，拿出大扫帚挥扫起来。阿旺
也紧跟着跳下了车子，在附近跑动。
不一会儿工夫，只见阿旺嘴里叼着一
个矿泉水瓶子跑到三轮车旁放下。儿
子喝道，阿旺，莫淘气。阿旺不理，转
身又跑开，不一会儿又叼着一个易拉
罐放到矿泉水瓶子一起。哎，难道阿
旺是在捡垃圾？儿子有些惊奇地问老
范。老范头也没抬，说，是，七年如一
日，攒一点是一点。

这时，有几个早餐店的店主跟他
们打招呼。老范，阿旺……哟，今天还
多了个帅小伙。

老范抬起头冲打招呼的人笑笑。

有意思，环保狗！看来名气不小
啊！儿子拿着手机对着阿旺一阵猛
拍。阿旺把口中的瓶子放下，竟然去
叼车上的小扫帚。

神了，爸，难道阿旺还会帮你扫
地？

阿旺咬着扫帚的把，却是把扫帚
拖到他跟前。

哎，爸，阿旺它什么意思？
老范直起身子看了看阿旺，又看

了看儿子，他支起扫帚，指指灯火通明
的写字楼，指指 24 小时营业的便利
店，指指街边的早餐店、菜摊和卖肉丸
的老奶奶，板着脸说，你说阿旺它什么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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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小餐馆的帘子进门去，
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寒风冷雨被
隔在了身后。

这是家新开不久的路边小
餐馆，他经常开车经过。公司的
事情早就上了正轨，自打搬到这
片离市区很远的别墅区，他去公
司的时间更少了。中午夫人不
在，他常自己从别墅走到高层公
寓集中的路边，这里临街的小吃
店不少，随便吃碗牛肉面，就可
以打发。

这是家供应家常小炒的餐
馆，店面很小，五六张小桌，已经
坐满了食客。女老板指了指左
手最里面角落的空位，让他过去
坐。

旁边就有个冒着热气的铁
炉子，他坐下，感觉温暖极了，也
有点亲切。另外几张小桌都坐
满了人。有一家三口，也有穿着
工装的工人，衣服上布满油漆的
斑点。这是新的住宅小区，到处
是装修工人。他拿起菜谱看了
看，大声招呼老板娘，一份折耳
根炒腊肉，一个豆腐白菜汤，做
个辣椒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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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麻利地记下，招呼厨
房里的胖大厨开始做菜。

他拿出手机，习惯性地看看
日历，一转眼，已经是腊月初十
了。老板娘上了第一道菜，又上
了满满一碗米饭。他挟了一块
油亮的腊肉和折耳根，味道很
好，正是他期待的口感，怪不得
小店生意这样好，小炒味道真是

棒。
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胡子

拉碴的中年男子进得店来，四处
瞅瞅，不知道往哪坐。老板娘显
然认识，高兴地打招呼，哟，刘老
板，今天吃什么？

那中年男子泛出苦涩的笑
意，说，啥子老板嘛，羞人。老习
惯，一个鸡蛋汤就够了。另外，
上一盘花生米，打杯散酒。

中午也喝酒？遇到什么高
兴事了？老板娘好奇地问道。

啥子高兴事哟，借酒浇愁，
心里烦得狠。中年男子移步到
铁炉边，问，这里可以坐不？他
礼貌地笑笑，说，没人，你坐吧。

中年男子就在他右手边坐
下。掏出烟来，问他，抽不？他
笑笑，说，烟是抽的，但这里空间
太窄小，就不抽了。中年胡碴男
听懂了他的暗示，尴尬一笑，将
烟揣回，自语道，唉，确实，我也
不抽了。

老板娘端来一碟花生米，一
满杯酒，说道，刘老板，先喝酒
吧，鸡蛋汤待会儿就好。胡碴男
又是苦涩一笑，说，莫叫我老板，
我就一包工头。之后，指了指
他，说，像人家这样光鲜的，才是
真正的老板呢！

他 又 是 礼 貌 一 笑 ，并 不 反
驳。这几年，自己的贸易公司
顺 风 顺 水 ，一 路 靠 着 吃 苦 耐
劳，加上关键时候总有贵人相
助 ，打 拼 十 多 年 ，在 同 行 业 里
也 算 小 有 名 气 了 。 如 果 不 是
因 为 刚 刚 搬 到 这 城 郊 的 别 墅
区 ，离 开 了 闹 市 区 ，他 也 不 会
到这种小餐馆吃饭。在公司，
他 习 惯 到 办 公 楼 旁 边 的 一 家
粤菜馆喝早茶，那家的虾饺味
道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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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碴男猛喝一口酒，咂咂
嘴，不用筷子，直接伸出手，抓起
花生，嚼得咔咔响。待再次端起
酒杯，手机响了。胡碴男赶紧拿
出电话，大声说，哦，张总呀，工
钱的事情，落实好了没？什么，
还落实不了？那，那，你不是说
银行答应借钱的，怎么就出岔子
了？什么，银行资金恐怕要年后
才下得来？可，可是……我手下
的 工 人 都 等 着 这 钱 回 家 过 年
呢。张总，你知道，大家都是当
家人，家里就等着这钱过年，这
么弄叫我咋跟工人交代，我可是
拍过胸脯打过保票，说一定一分
不差给大家工钱回家过年的，
这，这……胡碴男的声音已经带
着哭腔了。

是，是，我也知道你张总是
好人，你肯定不会故意这样弄，
这，我的工程款拖哈没啥事，关
键是工人过年的钱，都眼巴巴等
着哩，你说，我……

那边好像挂了电话，胡碴男
呆了一般，半天没放下手机，嘴
巴一直不停念叨，这下完了，这
下完了。说着，端起酒杯，一饮
而尽。

老板娘端着鸡蛋汤过来，胡
碴男叫道，再给我打两杯酒。大
中午的，莫喝这么多，吃点饭吧，

老板娘劝道。莫管我，太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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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静静听着的他，看着胡
碴男，突然问道，怎么了?

张东来，我记得你！胡碴男
一会儿埋怨这姓张的装修公司
总经理，一会儿又说，其实张总
人还不错，如果不是碰到疫情，
公司业务受影响，他也不会掉链
子。可是，哪个不是眼巴巴地等
着。我结不到钱，手下这帮工人
就没钱过年。我手下那个今年
刚从老家出来挣钱的毛头小伙
马六，上有老爹老妈，还有个九
十多岁的老爷爷，下面媳妇拖着
一对双胞胎儿子，都瞪大眼睛望
他拿钱回去……这下子，怎么办
嘛，怎么办嘛？

他伸手拦住胡碴男端酒的手，
问，这次肯定是都遇到坎了，你们
工程队要多少钱，才够发工资？

30 多万元。银行本来答应
给张总50万元贷款的，刚突然说
要补手续，钱要过年之后才下得
来，这不是要人命吗？唉，我知
道张总也难，可是工人更难呀。

听着胡碴男叫苦，他突然触
电了一样，身子有些颤抖。张东
来，马六……他念叨着这两个名
字，好像在念着自己的人生过
往。突然，他掏出手机，站了起
来，拍拍胡碴男的肩膀，说，少喝
点闷酒，我出去打个电话。

胡碴男看着他出了餐馆。
过了一会儿，他表情轻松地进来
了，来，我帮你喝一点。他叫老
板娘拿来一个空杯子，不等胡碴
男答应，就倒了半杯给自己。胡
碴男想说什么，但又怕人家说自
己小气，就没说话，讪讪地笑着。

他端起酒，对胡碴男说，来
来，我陪你喝，好不好？

胡碴男尴尬地端起酒杯，刚
送到嘴边，手机又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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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总，你说什么？资金解决
了？大家都能拿到钱回家过年
了？唉哟妈呀，这可太好了。怎
么,银行答应放款了？不是？是
热心朋友答应帮忙？你这朋友
可真是活菩萨，张总，你可得好
好谢谢人家……真是大雪天送
火炭呀。好，好，工程进度一定
会抓紧，质量你放心。

放下电话，胡碴男脸上的愁
容一扫而光，脸上出了太阳。来
来，喝酒，喝酒，这下，不是借酒
浇愁，而是喝开心酒了。胡碴男
端起酒杯跟他碰杯，用劲大了，
差点碰翻了。他稳住酒杯，与胡
碴男高兴地喝起来。

喝完酒，胡碴男还要吃蛋汤
泡饭，他拍拍胡碴男的肩膀，自
己结账，先离开了。

掀开小店的帘子，他又走进
了寒风呼啸的天地间。但他一
点都不觉得冷，张东来的感谢还
在耳边回响。这没啥，他们打交
道多年了，信得过，不过就是让
东来把一笔 50 万元的货款年后
再付给他，先就这边急用。他仿
佛看到了那个叫马六的年轻人，
不，他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站
在被红红的春联映红的雪地里
放响鞭炮，一家老小开心欢笑，
过大年的情景。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回想
起他刚刚跟张东来讲的话。走
在冰天雪地里的他，一身暖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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